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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汪精衛，民國時期政治人物，早年以行刺清攝政王載灃失敗下獄傳世，後於第二
次中日戰爭鼓吹「和平運動」而身敗名裂。至今學界研究大多論述其爭議的政治
立場，近年雖有研究結合汪精衛的詩詞論述其背後的政治話語，但從文學角度研
究汪精衛的詩詞，仍屬少數。 
 
本文以汪精衛的山水詩為研究對象，以其廬山詩為例，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為
緒論，交代研究緣起、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當中簡單交代汪精衛背景及研究山
水詩在汪精衛的詩詞創作的意義。第二章以文史互證方法，嘗試疏理汪精衛出遊
廬山的背景，並作創作時期的分類。第三章根據第二章創作時期的分類，提出汪
精衛山水詩的藝術技巧及特色，從用境寫意、以景賦情、以我寫物三方面，論述
汪精衛山水詩在不同時期的同異。第四章從歸立上兩章對汪精衛山水詩的論述，
分析其詩中廬山的形象和意蘊作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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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 
 
汪精衛（1883－1944），民國時期政治人物，早年以革命黨人身份行刺清攝政王
載灃，被逮口占「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1 譽滿全國。民國成立以後，即功
成身退，儼然一時道德楷模。上海《公論》雜誌甚至認為，要在諸多創建民國的
「革命偉人」中，「求一如潔玉清冰、絕無瑕疵，婦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
人，同聲感頌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衛先生乎」。2 如此崇高聲望地位，
晚年卻因主張「和平運動」，於第二次中日戰爭與日媾和，發表「豔電」出走南
京而身敗名裂。上海女詩人陳小翠（1907－1968）於汪逝世後，作詩挽曰：「雙
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3，的確是非常準確。 
 
由是歷來學界研究，大多側重汪精衛的政治表現，包括論述其前後半生截然不同
的政治立場，卻鮮有著眼汪精衛於少年即大放異彩的文學造詣。事實上，汪精衛
生於書生世家，自曾祖以來，世代為幕僚出身，其父汪琡（1824－1897）為落第
秀才，遊幕廣東，叔父汪瑔（1828－1891）更是「粵東三家」之一。4 汪精衛的
詩詞創作，始見於 15 歲時作〈重九游西石巖〉。5 但真正開展詩詞創作歷程，則
始於 27 歲時暗殺載灃失敗入獄。著名的〈被逮口占〉即於民國前二年北京獄中
所作。6  
 
近年雖有結合汪精衛詩詞作品與政治活動的研究，但重點仍放在詩詞中的政治話
語。文學不過是研究其政治行徑的佐證，而非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因此研究汪
精衛的詩作，於當前學界闕如而亟待成果的。回溯民國以來有關對汪氏詩詞的評
論，著名論者，有柳亞子（1887－1958）、陳寅恪（1890－1969）和錢鍾書（1910
－1998）等人。南社創辦人柳亞子很早便結交同為南社詩友的汪精衛，在他的《秣
陵雜贈三十首》中，便有詩作盛讚汪精衛才貌雙全：「文采風流汪季新，深情厚
貌自無倫。」7 即使於汪精衛晚年，他的文學成就也未因名譽掃地而遭抹殺，如
                                                     
1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6。 
2 石華：〈人物月旦之汪精衛〉，《公論》1913 年第 1 卷第 2 號，1913 年 6 月 16 日出版，轉引自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26。 
3 葉嘉瑩：〈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DVD 影像。 
4 汪兆鏞編：《山陰汪氏譜》，（汪敬德堂印本，1947），頁 73－74；張江裁：《汪季新先生年譜》，
引自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實錄全編》，（香港：槐風書社，2017），頁 32－33。 
5 此詩創作日期存疑，《小休集》載：「此十四歲時所作」，然就汪夢川考證，此詩實作於汪父歿
之次年，即汪精衛 15 歲時。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5－6。 
6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6。 
7 汪夢川：〈柳亞子與汪精衛的詩交〉，刊於《博覽群書》2010 年第 9 期，（北京：光明日報社，
2010），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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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於汪精衛逝後，為其作挽，詩曰：8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禇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論，一局收枰勝屬誰？ 
事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有傳疑。 
 
挽詩肯定了汪精衛的文學成就，同時也就其晚年政治立場轉變提出質疑。而錢鍾
書的《題某氏集》雖然批評汪氏詩詞似乎故作愁苦，但整體亦同意詩詞作品「足
勝情」及「此才清」：9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 
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 
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 
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除了以上三位名家，尚有林汝珩（1907－1959）和曼昭（？）。10 林汝珩曾為汪
精衛秘書，戰後抵港加入詞社「堅社」。他曾與劉子平談論汪精衛及胡漢民（1879
－1936）的詩詞，認為「詩貴真摯，然非至情至性之人不能為也」。11 而這種真
摯情感，不單止是感時傷國的憂患意識，其民胞物與之情，於他的山水詩更表現
無遺。曼昭於《南社詩話》評論汪氏詩詞，特別提到汪精衛早年認為「山水能令
人憂，能令人樂，能令人於此寄國家民族之戀慕，能令人於此陶淑其不濡滯於物
之心情，及至於臨命之時，亦不忘情於一瞬」，與汪精衛山水詩表現的情懷，頗
有暗合之處。12 因此，本文鑒於汪精衛自民國以來備受名家推崇，而至今未獲
學界大力研究，故選取其山水詩作為研究對象，希望深入闡釋其山水詩的藝術價
值。 
 
汪精衛一生多次出國，不論是民國初年赴歐美深造，抑或是以後因公務周旋各
                                                     
8 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實錄全編》，（香港：槐風書社，2017），頁 636。 
9 錢鍾書認為汪精衛詩詞的特色，是「寒相」、「死聲」、「憂不絕」，而「愁苦」也的確是汪精衛
晚年作品最深刻的情緒。誠然，作為政治人物，汪精衛詩詞的情緒，很可能與其政治生涯、或當
時的社會動盪有密切關係。然而，以詩人角度出發，僅以「愁苦」概括汪精衛的詩詞，將之單純
歸結於「求詩好」，則似乎略欠公允。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實錄全編》，（香港：
槐風書社，2017），頁 639。 
10 曼昭之真實身份存疑，從其《南社詩話》資料之豐富，可見他與汪精衛關係極為密切，一說
為汪精衛本人，亦有疑為他人者。見汪夢川：〈汪精衛與曼昭及《南社詩話》考辨〉，刊於《南京
理工大學學報》2015 年第 1 期，（南京：南京理工大學，2015），頁 12－18。 
11 鄒穎文編：《番禺林碧城先生藏故舊翰墨選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頁 94。 
12 曼昭、胡樸安著：《南社詩話兩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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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詩詞創作從未因舟車勞頓缺席。相反，汪精衛的山水，實際佔了其創作產量
四分之一以上。13 當中，廬山景色更是汪精衛筆下常客。自 1920 年（民國 9 年）
初入廬山，汪精衛於 17 年間多次造訪廬山，前後留下 33 首作品。當中值得注意
的是，汪精衛似乎相當鍾情廬山某些景點，相同的景點、自然景物不時重覆可見
其詩中。因此，本文以汪精衛山水詩中為研究對象，以 1920－1937 年間造訪廬
山為時間線，討論汪精衛廬山詩中藝術技巧及特色的變化，並進一步分析其詩中
廬山的形象和意蘊，以還原汪精衛相對純粹的詩人形象。 
 
第二節、文獻綜述 
 
汪精衛作為近代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學界研究大多集中其政治方面，而基於兩
岸政府的官方論調，不少論述僅停留「漢奸」、賣國等民族主義情感層面，鮮有
深入探討其政治生涯，更枉論其文學成就。14  
 
近年有關汪精衛文學的研究，大多圍繞胡適提出之「烈士情結」15 及葉嘉瑩「精
衛情結」16 的說法。如劉威志就「精衛情結」、結合汪精衛早年行刺經歷及晚年
與任援道、龍榆生題《易水送別圖》一事，揭舉特殊氛圍下詩詞背後的典故挪用、
政治謀略與情意寄託；而汪夢川不單為天地圖書出版的《雙照樓詩詞藳》註釋，
也有就汪精衛與南社的關係論述。17 另外，據汪精衛〈自述〉，曾回憶童年時「父
親必令我大聲誦讀王陽明傳習錄等書兩三頁。傾耳而聽。又令我在一塊白漆木板
上寫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詩。或陸放翁詩兩三首」。18 其〈讀陶隨筆〉也可見汪
精衛的陶潛詩的理解與思考。19 因此，近來亦有學者就汪精衛與陶潛詩的關係
                                                     
13 經初步整理汪精衛的詩詞，《雙照樓詩詞藳》收《小休集（卷上、下）》、《掃葉集》、《三十年
以後作》、《補遺》，凡 4 集，共 422 首詩詞。當中山水、紀遊詩佔了四分之一以上（113 首）。 
14 民國年間，有雷鳴：《汪精衛先生傳》、張江裁：《汪季新先生年譜》、《汪季新先生著述年表》、
《汪季新先生庚戍蒙難實錄》、《汪季新先生行實錄》、《汪季新先生復國行實錄》等著作。中日戰
爭結束以後，汪精衛「漢奸」定位於兩岸幾無異議，論述大多基於民族主義而持負面態度，如蔡
德金：《汪精衛評傳》、《汪精衛生平紀事》；聞少華：《汪精衛傳》。在香港有朱子家（即金雄白）
於 1957 年連載撰文：《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上、中、下）》，記述汪政權的行實；至近年臺灣有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國內有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等著作，
抽離民族主義情緒，而對汪精衛的一生及政治生涯作出較客觀的論述。 
15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卷 8，1944 年 11 月 13 日條，頁 200，引自余英時：〈雙照樓詩詞藳序〉，
見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8。 
16 葉嘉瑩：〈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DVD 影
像。 
17 劉威志：〈使秦、挾秦與刺秦──從 1942 年「易水送別圖題詠」論汪精衛晚年的烈士情結〉，
刊於《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臺灣：漢學研究中心，2014），頁 193－226；汪夢川：〈汪
精衛與南社代表人物說〉，刊於《江漢論壇》2006 年第 4 期，（湖北：湖北省社會科學院，2006），
頁 114－116；〈汪精衛與曼昭及《南社詩話》考辨〉，刊於《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15 年第 1 期，
（南京：南京理工大學，2015），頁 12－18。 
18 汪精衛：〈自述〉，引自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實錄全編》，（香港：槐風書社，
2017），頁 252。 
19 汪精衛：〈讀陶隨筆〉，刊於《古今》第 29 期，（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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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論展開研究，如劉中文〈汪精衛之陶詩理論發微〉、〈汪精衛之陶淵明人格論
探析〉。20 
 
汪精衛的山水詩，似乎未受學界重視。當中雖有研究考證汪精衛詩中歐遊地名及
確實位置，如宋希於〈雙照樓詩歐遊地名補考〉，其他與之相關的研究，似乎未
見。21 然而，誠如汪精衛《小休集序》：「人生不能無勞，勞不能無息，長勞而
暫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樂也。」22 因此，他的山水詩，既是其政治生
涯「小休」的體現，也可見遠離政治的汪精衛，作為詩人閑適與自在的一面。 
 
第三節、研究方法 
 
本文以汪精衛山水詩中為研究對象，以廬山詩為焦點，討論 1920－1937 年間汪
精衛造訪廬山的時間線上，他的山水詩藝術技巧及特色的變化。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為緒論，交代研究緣起、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當中簡單交代汪精衛背景
及研究山水詩在汪精衛的詩詞創作的意義。第二章以文史互證方法，嘗試疏理汪
精衛出遊廬山的背景，並作創作時期的分類。第三章根據第二章創作時期的分
類，提出汪精衛山水詩的藝術技巧及特色，從用境寫意、以景賦情、以我寫物三
方面，論述汪精衛山水詩在不同時期的同異。第四章從歸立上兩章對汪精衛山水
詩的論述，分析其詩中廬山的形象和意蘊作為結論。 
 
 
 
 
 
 
 
 
 
 
 
                                                     
20 劉中文〈汪精衛之陶詩理論發微〉，刊於《蘇州市職業大學學報》2017 年第 4 期，（江蘇：蘇
州市職業大學，2017），頁 70－81；〈汪精衛之陶淵明人格論探析〉，刊於《瓊州大學學報》2016
年第 1 期，期刊現名為《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海南：海南熱帶海洋學院，2016），頁 9－
29。 
21 宋希於〈雙照樓詩歐遊地名補考〉，刊於《中國文化》2014 年第 1 期，（北京：中國藝術研究
院，2014），頁 122－127。 
22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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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汪精衛出遊廬山的背景 
 
汪精衛的廬山詩，主要由兩組〈廬山雜詩〉組成。第一組寫於民國 9 年（1920）
夏天初探廬山時；第二組則輯錄自民國 21 年（1932）夏天，每年出差廬山時所
寫的作品而成。23 按汪精衛出遊的年份作背景分類，大致可分為閒暇遊覽及公
務出差兩種性質。 
 
第一節、1920 年閑遊廬山 
 
1920 年夏天，汪精衛初遊廬山，寫下他第一組〈廬山雜詩〉。他在詩題後序曰： 
 
廬山之美未易以言語形容也。蘇子瞻入廬山不欲作詩，良非無故。然子瞻終不能
不作，殆所謂不自禁者歟！余九年夏入廬山，感懷世事，鬱伊寡歡，然山色水聲
接於耳目，亦得暫開懷抱。所為詩悲愉雜陳，稱心而出，蓋非以為寫廬山，特以
寫廬山中之一我而已。廬山有知，當不患其唐突耳。24 
 
他解釋出遊原因是「感懷世事，鬱伊寡歡」。所謂「感懷世事」，與民國成立以後
一連串政治、軍事行動有關。自 1911 年推翻滿清，中華民國創立以後，形勢依
然險峻。國內因袁世凱稱帝而再起干戈，軍閥割據，戰火連連，國外列強對新生
政權則虎視眈眈，各自扶持勢力爭奪利益。民初動盪的局勢，以及積弊已久的腐
朽政治，並非任何制度層面的良好設計可以逆轉的，因此汪精衛與當時不少革命
黨人和知識份子，皆退出政治，嘗試從教育著手，以學術綱正人心風俗、培育新
的社會力量。25 於是，汪精衛於 1912 年 8 月辭任所有政職，遠赴法國深造。26 所
以，1912 至 1920 年這段時間，以汪精衛《小休集序》來概括，是他政治生涯的
一段「小休期」。27 
 
儘管汪精衛志未必在此，這段日子他的確致力推廣教育，如 1914 年汪精衛與蔡
元培在法國出版《學風》雜誌，次年又籌劃「世界編譯社」，後來甚至參與創辦
中法里昂大學（即 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促進中法兩國交流。28 即便
人在異鄉，他也非常關注國內事務，八年間亦多次回國，如 1917 年赴粵，宣言
護法，組軍政府；1918 年與胡漢民同組粵軍；1919 年與廖仲愷、朱大符、戴傳
                                                     
23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6－96（第一組）、230－
239（第二組）。 
24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6。 
25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28。 
26 張江裁：〈汪季新先生年譜〉，引自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實錄全編》，（香港：
槐風書社，2017），頁 42。 
27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 
28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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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等人辦《建設》雜誌。29 不過，種種熱心社會事務的行徑，並不代表他提早
返回政治舞台。汪精衛正式重任政職，實由 1920 年 10 月，孫中山電召汪精衛第
四次回國開始。他於次年出任廣東省教育會會長及廣東軍政府最高顧問。30 
 
然而，這段「小休」的時光，是他自出獄以後，文學創作另一個高峰期。曼昭認
為汪精衛「出獄之後，則紀遊之作，居其八九。蓋二十年間，偶得若干暇日，以
作游息」。31 顯然周遊列國，舟車勞頓，絲毫沒有減卻汪精衛的詩興。在他筆下，
奇巖絕嶺、綠蔭飛瀑，彷如寫生，躍現詩句之上。譚天河也認為此時的汪精衛「正
自由自在，海闊天空，從南洋到歐美任其翱翔。雖偶有情緒落寞之作，但多反映
煙雨樓台的閑適之情」。32  
 
因此，這段「小休期」的詩作，也誠如上文提及汪精衛的詩序，既有「鬱伊寡歡」
的情緒，如孤身羈旅、感懷家國時寫的行旅詩，也有「暫開懷抱」、寄情山水之
中的紀遊詩。他的第一組〈廬山雜詩〉， 便是屬於後者，使他得以一抒鬱結，稱
心而出的作品。 
 
第一組〈廬山雜詩〉由十四首詩組成： 
〈曉起〉 
〈佛手巖飲泉水〉 
〈水石月下〉 
〈登天池山尋王陽明先生刻石詩，於叢薄中得之〉 
〈自神龍宮還天池峰頂宿〉 
〈含鄱嶺上小憩松下，既醒，白雲在衣袂間，拂之不去〉 
〈行蓮花谷最高處〉 
〈廬山風景佳絕而林木鮮少，為詩寄慨〉 
〈廬山瀑布以十數，飛流渟淵，各有其勝。余輩攀躋所至，輒解衣游泳其間，至
足樂也〉 
〈五老峰常為雲氣蒙蔽，往游之日，風日開朗，豁然在目〉 
〈開先寺後有讀書臺。杜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蘇軾詩亦云：「匡
山頭白好歸來」。余登斯臺，有感其言，因為此詩。余所謂「歸來」與杜蘇所云
                                                     
29 以上按年譜所載。然而翻查《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僅 1917 年 7 月提及胡漢民與汪精
衛為護法戰爭尋找援軍一事；1918 年更未見任何組建粵軍字句，只有 3 月 13 日提及（胡漢民）
代表粵軍參加聯合會議以調和桂系，提及胡、汪對軍政府改組一事的主張，而《國父年譜》更沒
有記載此事。王雲五主編，蔣永敬編著：《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1），頁 220－221；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
員會，1985）；張江裁：〈汪季新先生年譜〉，引自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實錄全
編》，（香港：槐風書社，2017），頁 43。 
30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54。 
31 曼昭、胡樸安著：《南社詩話兩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頁 17。 
32 譚天河：《汪精衛生平》，（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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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也〉 
〈屋脊嶺為廬山最高處，余行其上，但見羣峰雜遝，來伏足下。倚松寂坐，俛視
峰色明滅無定，蓋雲過其上所致也〉 
〈王思任遊記稱，嘗於五老峰頭，望海緜萬里。余雖不敢必，亦庶幾遇之。八月
二日晨起倚欄，山下川原平時歷歷在目，至是則滿屯白雲，浩然如海，深不見底，
若浮若沈。日光俄上，輝映萬狀，其受日深者，色通明如琥珀，淺者暈若芙蕖。
少焉，英英飛上，繽紛山谷間，使人神意為奪。古人真不我欺也〉 
〈晚晴雲霞清豔殊絕〉33 
 
第二節、1927 後因公務出差多次入廬山 
 
自古廬山便是詩人墨客嚮往所在，到此作詩詞書畫者不計其數，同時也是佛、道
勝地，寺院林立，香火鼎盛。然而，如此遠離世俗的人間仙境，在清末第二次鴉
片戰爭失利後，卻開始進入近代史的政治舞台。 
 
1858 年，中、英、法三國簽訂《天津條約》。34 九江便是此時增開為通商口岸，
吸引大量西方冒險家，遠赴中國以求名利，外國商人多如過江之鯽，開拓新的市
場；1888 年，俄商強佔廬山九峰寺避暑，開外商進駐廬山先例；1895 年英國傳
教士李德立（1864－1939）乘清廷甲午戰爭落敗，借助英政府的幫助，強租牯牛
嶺一帶，成立牯嶺公司，大力發展廬山基建，公開售地。35 至此，廬山不僅成
為名聞中外的避暑勝地，也是權貴商賈聚居的山城。 
 
1924 年，民國政府陸續收回廬山租借地，但廬山並未因此退出歷史。36 作為當
時名人顯貴的聚居地，廬山逐漸成為當時南京首都以外，另一個重要的政治中
心。民國首場於廬山舉行的政治會議，是 1926 年 12 月 7 日蔣介石（1887－1975）
召開的中央會議。37 此後，廬山多為各首腦、要人在夏天上山避暑，順便處理
內政、外交大事的非正式場地，直至 1934 年夏天，民國政府正式以機構名義，
在廬山租置樓房辦公，作為政府的「夏都」。38 
 
上述提及的中央會議，主要商討北伐、遷都等軍政大事，然而其中值得注意的，
                                                     
33 由於〈廬山雜詩〉並無確切記錄由多少詩作組成，而這首詩單就詩題，也難以確認是否與廬
山有關，但按照創作年份、內容推測，應該屬於〈廬山雜詩〉之一，特此註明。 
34 古鴻廷：《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4），頁 55－61。 
35 周鑾書：《廬山史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18－122。 
36 周鑾書：《廬山史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27－128。 
37 汪精衛因同年 3 月的「中山艦事件」，假就醫為名離職赴法。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頁 141。 
38 何友良：〈廬山與民國政治〉，刊於《江西社會科學》2010 年第 5 期，（南昌：江西省社會科學
院，2010），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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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復任汪精衛的議案。39 自 1927 年 4 月歸國重掌朝政，他與蔣介石在政經議題
上分歧甚大，兩派人馬分分合合，直至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廬山也由當年讓汪
精衛得以暫開懷抱的山色水聲，變為充滿刀光劍影的政治戰場。同年「寧漢分
裂」，在 7 至 9 月間，汪精衛多次赴廬山與軍政要人共商時局，並留下一首〈廬
山望雲得一絕句〉：40 
 
兩山缺處聚遙峰，翠黛含暉色萬重。 
玉宇瓊樓原在望，只須身入白雲中。 
 
就政治而言，這首詩有否暗藏任何資訊，或者這段時間出行與反蔣運動的關係，
確實難以推測。但從這首詩相對壯闊的氣象，可以估計汪精衛對這次廬山之行的
成果頗為滿意，對未來也是充滿信心的。作為這段以公務為主出行廬山時期的第
一首詩作，可以見到，這個時期的廬山詩不再只是紀遊山水的閒適之作，而是代
表汪精衛政治地位及詩詞創作的雙重巔峰──登上廬山，既是他一時休憩所在，
也象徵踏上權力鬥爭的最高峰。 
 
這段時期的廬山詩，以第二組〈廬山雜詩〉為主，由十五首詩組成： 
 
張江裁認為這組〈廬山雜詩〉作於民國 23 年（1934）。41 但《掃葉集》的詩序
                                                     
39 何友良：〈廬山與民國政治〉，刊於《江西社會科學》2010 年第 5 期，（南昌：江西省社會科學
院，2010），頁 144。 
40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139。 
41 張江裁：〈汪季新先生著述年表〉，引自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實錄全編》，（香
港：槐風書社，2017），頁 83－84。 
〈行廬山道中〉 
〈曉登天池山，將以明日乘飛機發九江〉 
〈晚眺〉 
〈大漢陽峰上植松甚多，古茂可愛，詩以紀之〉 
〈大漢陽峰為廬山第一主峰，登絕頂作長句〉 
〈天池山上有王陽明先生詩一首，鑱巨石上，昔年曾作詩紀之。今歲為作亭以蔽風雨，
落成題壁〉 
〈雨後〉 
〈十餘年前曾遊廬山，樂其風景，而頗以林木鮮少為憾，所為詩有「樓臺已重名山價，
料得家藏種樹書」之句。今歲復來，蘆林一帶樹木蒼然，因復為長句以紀之〉 
〈即事〉 
〈山行〉 
〈自佛手巖遠望，數峰秀軟殊絕，為作絕句四首〉 
〈別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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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九年夏秋間余游廬山，曾為絕句若干首；十六年秋冬間復游，則得一絕句而已；
二十一年夏間曾復一至，自是歲輒一二至，留則二三日，得句則以小牋書之，拉
雜不復編次云。42 
 
單憑這組詩，實在難以判斷出遊次數、日期，惟可以肯定，這組〈廬山雜詩〉是
自民國 21 年（1932）以後輯錄而成。除此以外，前後仍有少量廬山詩作，現按
創作時序排列如下： 
 
民國 16 年（1927）：〈廬山望雲得一絕句〉  
民國 23 年（1934）：〈乘飛機至九江，望見廬山，口占一絕句。蓋別來八九年矣〉 
民國 26 年（1937）：〈別廬山三年矣，舟至九江望見口占〉、〈廬山道中〉 
 
這段時期的廬山詩雖然散見不同年份，但可以窺見汪精衛自第一次出遊以來，對
廬山的鍾愛始終沒有減退。不過，就創作背景而言，兩段創作時期則頗為不同，
初遊廬山時，汪精衛並無要職；以後再遊廬山，已身處權力漩渦之中。廬山之於
汪精衛，由起初閒適的世外桃源，變為日後派系鬥爭的競技場；汪精衛之於廬山，
也由從前「白雲紉作秋蘭佩，從此襟頭有異香」43 一介詩人過客，變成以後籌
謀國事，「明朝更奮凌雲翼，一覽千巖萬壑秋」44 的權力中樞。 
 
 
 
 
 
 
 
 
 
 
 
 
 
                                                     
42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0。 
43 汪精衛：〈含鄱嶺上小憩松下，既醒，白雲在衣袂間，拂之不去〉，《雙照樓詩詞藳》，（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9。 
44 汪精衛：〈曉登天池山，將以明日乘飛機發九江〉，《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
司，2013），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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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汪精衛廬山詩的藝術特色 
 
黃永武認為，詩境是心境的反映，因此揣摩作者心境，是認識和欣賞詩境的根本，
但要注意「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的道理，既不能過份依賴傳記資
料去揣測詩意，也不應單憑主觀的美感經驗，去自由創造詩的價值和意義。45 因
此，要在詩人的心境和文字的意境取得平衡，是分析汪精衛廬山詩藝術變化和詩
意的關鍵。比較兩組〈廬山雜詩〉，可以察見其意境不同之處，很大程度來自意
象選材和空間構築的差異。 
 
另一方面，政治生涯和文學創作，顯然不是必然對等或對立。山水詩的流變中，
山水與宦遊生涯共詠，事實上並不罕見，甚至早於兩晉已經出現。46 詩中山水
作為景語，和詩人官宦生活的感慨情語，既相對又相容，如謝朓（464－499）的
山水詩，一方面以審美態度來觀照並狀寫山水，山色水聲既是實景，亦浸染他對
宦遊生涯的感慨。47 汪精衛的廬山詩，也繼承了山水詩「融情入景」的傳統。
抒發的情感，在不同時間寫的諸多作品，固然有同有異，但情感的同異不一定是
相對的。汪精衛的廬山詩中，值得留意有些穿梭兩段時期的景點和景物，在情感
表達上，其實有傳承關係。結合汪精衛的背景，將有助理解他的詩中相同物象下
情感抒發的異同。 
 
最後，山水詩呈現的物我關係，與道家思想體系中人對自然宇宙生命本體的感悟
是密切相關的，而詩中山水以本來面貌自然呈現，即美感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的展現，是探討山水詩物我關係的要旨。48 而汪精衛大部份的廬山
詩中「物」與「我」形象都非常突出，即詩中既著力描寫廬山的自然景色，但「我」
並沒有因此匿於山水，有時是作為狀寫山水的「觀賞者」，也有以主觀情感寄託
景物的現實意識。所以，從汪精衛廬山詩的物我關係，可見呈現的除了對立或相
融的距離感，對廬山的真切喜愛也從一而終，並無間斷，讓讀者得見汪精衛沉浸
於自然山水中，流露比較純粹作為詩人的一面，對於理解汪精衛的文學，這固然
是值得重視的。因此，以下從用境寫意、以景賦情和以我觀景分析汪精衛廬山詩
的物我關係。 
 
                                                     
45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頁 239。 
46 文學史上山水詩的傳統及流變，主要參考葛曉音：《田園山水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
版社，1993）；而對於山水詩的藝術特色，則參考了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86）。此處引自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頁 179。 
47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184。 
48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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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以境寫意 
 
學者姚一葦〈論境界〉一文認為，「境界」或「意境」一詞是中國文學獨有的一
個名詞，作為藝術批評或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術語，但是它的語意非常抽象而曖
昧，因此在比較實際的西洋的美學或藝術學的體系中，幾乎找不出一個同等的用
語來傳達。49 將「意境」一詞闡述透徹的，先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他認為
「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並進一步提出「有我之境」和「無我之
境」。50 黃永武認為王國維的說法，都是強調一個情景交融、心物交會的世界。 51 
簡而言之，意境既由「意」和「境」組成，指的是詩人的內在思想、感情，即「意」，
和描繪生活畫面的外在景物，即「境」，兩者融合而成的藝術境界。 
 
第二章提及汪精衛兩段出遊廬山時期的背景分別，實為其政治生涯的起伏，但這
是否必然與兩組〈廬山雜詩〉意境變化有關，卻難以證實。不過，以兩段時期的
創作背景作為切入點，則有助分析兩組〈廬山雜詩〉的意境。就比較而言，第一
組〈廬山雜詩〉以靜態意象為主，描寫擷取的畫面多為定格、狹小、單一對象，
營造出寂寥的氣氛；而第二組〈廬山雜詩〉，意象以動態為主，空間鋪排連綿不
絕，表現出更宏大壯闊的氣象。這種分別，可從第一組〈廬山雜詩〉的創作背景
切入。 
 
汪精衛第一組〈廬山雜詩〉的詩序提到，第一次出遊廬山，是因為「感懷世事，
鬱伊寡歡」，而「山色水聲接於耳目，亦得暫開懷抱」。52 其中一首〈廬山雜詩〉
的〈廬山瀑布以十數，飛流渟淵，各有其勝。余輩攀躋所至，輒解衣游泳其間，
至足樂也〉：53 
 
浪花無蒂自天垂，石氣清寒蘚不滋。 
夜半素蛾初墮影，冰肌玉骨最相宜。 
 
李白膾炙人口的〈望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瀑布雄
奇澎湃的畫面躍然紙上。54 而汪精衛寫的「浪花無蒂自天垂，石氣清寒蘚不滋」，
顯然不是飛墜的急流，水勢應該較為平緩，所以詩人和同行者才能下水嬉戲。而
下兩句寫瀑下清潭，引用了後蜀孟昶的〈避暑摩訶池上作〉的「冰肌玉骨清無汗，
                                                     
49 姚一葦：〈論境界〉，刊於《詩刊》1981 年 3 月號，引自李元洛：《詩美學》，（臺北：東大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 212－213。 
50 （清）王國維著，周錫山編校：《人間詞話滙編滙校滙評》，（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4），
頁 17。 
51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6），頁 198。 
52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6。 
53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2。 
54 （唐）李白：〈望廬山瀑布水二首〉，引自《全唐詩》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1843。 
 245 
 
水殿風來暗香滿」，將潭上月光擬作嫦娥下凡，映落潭面一片清寒寂靜。55 再看
〈晚晴雲霞清豔殊絕〉：56 
 
峰銜餘日變秋顏，澹彩流天麗且閒。 
自是空山風景澈，雲霞原不異人間。 
 
這首詩單純讚歎廬山晚晴雲霞，就技巧和上一首詩比較，甚至更加直率簡樸，但
這兩首詩除了可以看到汪精衛最純粹陶醉於自然景色的美，抒發了寄情山水的輕
鬆自在之外，也可見畫面構築、意象運用上，都傾向陰柔的底蘊。除了陰柔的意
象，汪精衛第一組〈廬山雜詩〉也傾向以靜態景物渲染寂靜的意境，如〈水石月
下〉：57 
 
疊巘沈沈冷翠生，樛枝危石勢相縈。 
此心靜似山頭月，來聽清泉落澗聲。 
 
詩中「疊巘沈沈」和「枝石相縈」都是靜態意象。王國瓔認為，山水詩中靜態意
象的表現方式，往往是形容詞與名詞連用，如詩中「疊巘」、「冷翠」、「樛枝」、「危
石」、「清泉」，反映的是詩人對自然景物的感官感受，讀者可在想像中體會詩人
的感受，進而把握山水景物的具體形象。58 而通過多項意象的對比及鋪排，意
象本質的類似及相異性會造成空間張力，進而形式某種特殊的氣氛。59 此詩空
間由遠方的「疊巘」至眼前的「枝石」，以西方美術的透視法來說，是遠景縮小，
近景放大，使畫面變得立體。詩中首兩句的景語，其實只是作為背景襯托，突顯
立於澗邊聽泉的詩人。而詩人儘管沒有明言心境，但全詩由遠至近，由廣角收窄，
並聚焦詩人聽泉的畫面，都彷彿暗示詩人雖然心靜如月，卻似乎另有所思。從「疊
巘沈沈」、「樛枝危石」的冷清景象，與〈廬山瀑布以十數，飛流渟淵，各有其勝。
余輩攀躋所至，輒解衣游泳其間，至足樂也〉和〈晚晴雲霞清豔殊絕〉憑藉月下
清潭、流麗雲霞抒發的閑適之情比較，似乎多了一種自清靜而來的沉寂。再看〈自
神龍宮還天池峰頂宿〉：60 
 
抵死潛虯不起淵，松根抉石出飛泉。 
星繁風緊蕭蕭夜，獨傍天池望鐵船。 
                                                     
55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2，註 1。 
56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6。 
57 按解題，此詩於《汪精衛集》、《汪精衛全集》皆題作〈水口月下〉，廬山有地名水口，民國《廬
山志》：「水口者，大林峰前諸水所由，以趨於錦澗橋者也。」又「石隱庵在水口，石生禪者山居
前，佛手巖後，上大林寺西。」當以「水口」為是。惟此處以引文為準。汪精衛：《雙照樓詩詞
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7－88。 
58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310。 
59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356。 
60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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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所用意象如「潛虯」、「飛泉」、「星繁」、「風緊」，都比上文所引的三首詩
有力，配合由俯視山淵飛泉，至仰望繁星凜風的夜空，營造了廣闊深遠的氣象。
然而，結語始終回歸詩人自身，一個人在天池山看著旁邊的鐵船峰，彷彿無邊無
際的深山星空，只是加深詩人孤單的身影。從上述四例可見，第一組〈廬山雜詩〉
多以描寫廣闊空間下的單一對象，以靜態或陰柔意象突顯詩中寂靜的意境，如〈廬
山瀑布以十數，飛流渟淵，各有其勝。余輩攀躋所至，輒解衣游泳其間，至足樂
也〉的飛瀑與波光、〈水石月下〉的遠山和澗聲、〈自神龍宮還天池峰頂宿〉星空
與孤山。 
 
第二組〈廬山雜詩〉的意境，則大多比第一組更為壯闊。這種變化，主要體現於
動態意象的運用，如〈行廬山道中〉：61 
 
參差不辨最高峰，疊翠浮青幾萬重。 
著得煙雲齊欲活，滿天鱗爪看飛龍。 
 
王國瓔認為，動態意象主要取決動詞的運用，因為不是所有動詞都能造就動態意
象。62 譬如〈自神龍宮還天池峰頂宿〉的「潛虯」的「潛」，就是靜態動詞（static 
verb）63，而「飛泉」只是代指瀑布。相比之下，〈行廬山道中〉以雲寫廬山巔峰
的巍峨，詩人以「飛龍」來突出作為動態意象的「雲」的變化多端。《易經．乾
卦．九五》有「雲從龍，風從虎」之說，指的是同類之物相互呼應，可見「龍」
雖為傳說，但傳統形象與雲的性質是相類似的。64 同樣寫雲，第一組的〈晚晴
雲霞清豔殊絕〉將日落比作「秋顏」，而雲霞就像白畫紙，塗上了秋天的色彩，
但畫畫本身是相對靜態的活動，而且色彩本身也不是要突顯雲的動態，而是雲的
顏色，所以是屬於靜態意象。而在〈行廬山道中〉，雲不但被賦予生命力，而且
更化作滿天飛龍盤旋廬山之巔，雲作為動態意象，便使廬山雲海渺茫的高深形象
盡現詩上。再看〈曉登天池山，將以明日乘飛機發九江〉：65 
 
屏嶂重深路轉幽，豁然開朗眾峰頭。 
山連鐵騎奔如放，水亘銀河凝不流。 
初日乍舒天錦豔，微風忽送海棉浮。 
明朝更奮凌雲翼，一覽千巖萬壑秋。 
                                                     
61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1。 
62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329。 
63 凡中文形容詞用在謂語位置而不用繫詞者，可稱為性質動詞（stative verb），性質動詞只呈現
性質，不表示動作，因此是屬於靜態動詞（static verb）類。有關形容詞作謂語的主要語法特點，
見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引自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頁 329，註 14。 
64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引自《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頁 16。 
65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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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聯以人在深山幽徑起，轉入一望無際的山景，連山接水，一片晴明，予詩人豁
然開朗的景象。頷、頸二聯的對仗，是比較常見的山、水，日、風、雲的意象，
但詩人似乎故意將山和水的特性倒轉：不動如山，卻似鐵騎飛馳眼前；流動若水，
偏如無垠銀漢凝止。而在擬人法的描繪下，初日彷如睡醒舒展身軀般使白雲染上
晨光，又驚醒了微風吹送浮雲。王國瓔認為，擬人化除了以人的動作、態度摹擬
景物情狀，使讀者得以藉由感官感受聯想，也使原本平凡的意象流露一種精神氣
韻。66 而這種精神氣韻，藉由山高水遠，山與雲平，使詩人朝氣勃勃，留下了
尾聯的豪語。 
 
第二節、以景賦情 
 
因鑒於汪精衛兩段出遊廬山的背景之掌握，可以察見第一組〈廬山雜詩〉的情感
比較一致。這組詩的寂寥意境帶出詩人的孤單、憂慮和沉思，而這種情感表達，
正如清人王夫之（1619－1692）《薑齋詩話》提到，「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
67 因此，詩的意象、空間鋪排、修辭、用詞，和詩人的情志緊密相連，如〈五
老峰常為雲氣蒙蔽，往游之日，風日開朗，豁然在目〉：68 
 
席捲煙雲萬壑醒，長樹偃蓋盡亭亭。 
狂生賸有窮途淚，五老何緣眼尚青。 
 
這首詩以雲海掠過五老峰，山嶺松柏盡現眼前起首，確實如詩題「風日開朗，豁
然在目」所言。如果比較上文引用的〈曉登天池山，將以明日乘飛機發九江〉，
可見同樣天朗氣清的景物，抒發的情感也不盡一致。前者描寫的是廬山天清氣
爽，朝氣蓬勃的一面，這首詩則以「煙雲席捲」，「長松偃蓋」著重表現廬山的深
邃，令詩人聯想到「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的阮籍。69 
將「窮途之淚」的典故和「五老峰」的地名不著痕跡的融入詩中，使讀者不禁猜
想，「狂生賸有窮途淚，五老何緣眼尚青」一句的反問，會否另有意蘊，以窮途
之淚的「白眼」，對比五老峰的「青睞」。而就創作背景揣摩詩意，「狂生」暗指
詩人，似乎也說得通。當然，以詩意推測詩人的心意，是很難證實的，但單就詩
的情志表達而言，能詮釋得出的情感就豐富得多。由此可見，意境既然由內在的
「意」和外在的「境」融合而成，要感受詩人的情感，構成詩境的意象、空間鋪
排、修辭、用詞，固然不可忽視，但要徹底理解，有時也可能需要參考詩人的背
景，如〈登天池山尋王陽明先生刻石詩，於叢薄中得之〉：70 
                                                     
66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337。 
67 王夫之：《薑齋詩話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 72。 
68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2－93。 
69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2－93，註 2。 
70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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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杖撞天志不回，斷碑一角臥荒臺。 
依然風雨霾山下，手剔莓苔衹自哀。 
 
此詩如果單看詩題，遊人尋訪古蹟，得見名勝應當興奮才是，可詩中表現的是一
種淡然的傷感，而這種傷感，不單只從「斷碑」、「荒臺」、「風雨」、「霾山」營造
的蕭瑟破落氛圍引起，與汪精衛和王陽明的淵源也大有關係。王陽明的《傳習
錄》、陶淵明和陸放翁的詩，是汪精衛少時接受過的教育。71 而王陽明的《傳習
錄》，更是汪精衛少年時最愛讀的書。72 因此，到廬山尋訪自己欣賞的古人名勝，
是汪精衛此行其中一個目的，也不足為奇。天池山王陽明詩刻石名「照江崖」，
詩即王陽明〈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之一。73 而這塊詩人如
此重視的詩刻石，卻在深山草莽中找到，從詩句更可見石上長滿青苔，顯然無人
打理荒廢已久。因此，詩人表達的哀傷，決非只因一片荒草亂石興起的愁緒，通
過連結詩人的童年經歷和教育，便可更具體理解詩人的感傷。 
 
詩人寄情山水，主要原因固然如他所言，是因時局動盪而憑高寄意，但有時親臨
其景，往往不一定能如願以償，釋懷不得反倒增添更多煩惱。譬如〈廬山風景佳
絕而林木鮮少，為詩寄慨〉：74 
 
巖谷春來錦綉舒，煙蕪蕭瑟正愁予。 
樓臺已重名山價，料得家藏種樹書。 
 
這首詩除了第二句借用了《楚辭．湘夫人》的「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
表達詩人極目四下，煙蕪蕭瑟的惆悵，其餘似乎不著情感，尾末兩句更是不易理
解的。75 可是若參考《汪精衛集》、《汪精衛全集》題作：「予初登廬山，頗訝林
木之鮮少。……邇來土民防猛獸，每自下縱火，燒去叢茅，烈焰所至，蒼枝不
守。……晚近牯嶺蓮谷諸處，避暑樓臺日有增益，而護林之術鮮措意者，予與居
人語造林，猶以招致猛獸為慮；且營造愈繁，則採伐益勤」的背景，就能明白，
詩人的憂心，不只因眼前綠蕪一片興起，而是惟恐廬山伐林過多，保育不善致使
名山失色。76 因此，「樓臺已重名山價，料得家藏種樹書」，指的其實是以招惹
                                                     
71 汪精衛：〈自述〉，引自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實錄全編》，（香港：槐風書社，
2017），頁 252。 
72 汪精衛：《〈陽明與禪〉跋》，引自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頁 286－287。 
73 以上引自詩的解題，附王陽明〈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之一：「昨夜月明峰
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卻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
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8。 
74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1。 
75 （清）蔣驥注：《山帶閣注楚辭》卷二，（臺北：廣文書局，1971），頁 6。 
76 以上背景資料引自詩的解題。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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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獸為由推搪不願護林的居民，不是不能為之，只是不願為之。由此可見，詩中
的感慨，不止只從「煙蕪」一句直接抒發，表面上不著情感的其他詩句，其實隱
藏了詩人的憂慮，而藉由創作背景得以補充。 
 
雖然就創作背景，可以歸類出第二段出行廬山的時期，但第二組的〈廬山雜詩〉，
由於大多寫於不同時候，表達的情感相對沒有第一組詩一致。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第二組詩有一些作品，其實與第一組詩相互呼應，如〈天池山上有王陽明先生
詩一首，鑱巨石上，昔年曾作詩紀之。今歲為作亭以蔽風雨，落成題壁〉：77 
 
片石千秋挹古馨，兼收畫本入危亭。 
江湖赭碧分雙鏡，吳楚青蒼共一屏。 
世眼佛鐙攙鬼火，道心明月定風霆。 
神龍宮瀑終宵響，猶作當年嘯詠聽。 
 
這首詩對應上述提及〈登天池山尋王陽明先生刻石詩，於叢薄中得之〉一詩。當
年橫臥荒野的詩刻石，如今得以妥善保存亭下，而這座天池山亭，其實是由汪精
衛倡議建成的。78 此詩以危亭聳立，一派天地分明，山高天闊的氣象，帶出詩
人對王陽明的景仰。首聯「片石」指的是王陽明的詩刻石，而這塊詩刻石經歷了
這麼長年月依然得以保存，就如王陽明的德行一樣流傳千秋，「畫本」泛指山色
水聲，概括了亭內的詩刻石和亭外的壯闊景色，並轉入頷聯更細緻的描寫。而詩
人在頷聯化用了自己在第一組〈廬山雜詩〉寫的兩首詩的詩句：「江湖赭碧分雙
鏡」來自〈行蓮花谷最高處〉的「偶從雲罅窺人世，赭是長江碧是湖。」79 ；「吳
楚青蒼共一屏」源於〈屋脊嶺為廬山最高處，余行其上，但見羣峰雜遝，來伏足
下。倚松寂坐，俛視峰色明滅無定，蓋雲過其上所致也〉的「楚尾吳頭入望微，
近天草樹靜秋暉」。80 前者寫自亭中遠望，長江和鄱陽湖清晰分明，後者的「青
蒼」有三種意思，此處應解作「林木」，如宋代陸游〈過石靈三峰〉之一的「拔
地青蒼五千仞，勞渠蟠屈小詩中」，從地形描繪吳楚林木蒼然不辨其界，一片危
亭聳立，天高海闊之景盡現眼前。81 頸聯由景語回到對王陽明的評價，詩人藉
廬山「天池佛燈」的奇景，帶出世道紛亂，而王陽明就像天道之理一樣，能鎮定
狂風和暴雷。82 尾聯承接頸聯，以神龍宮旁徹夜不息的瀑聲，借代王陽明的思
                                                                                                                                                        
頁 91。 
77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4。 
78 民國《廬山志》卷三提到：「天池新塔建於舊塔東二百餘步……天燈塔塔南汪兆銘新建一亭，
用以覆蓋王陽明詩鑱者。」引自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頁 234。 
79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0。 
80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4。 
81 「青蒼」亦可解「樹色」，或借指「天」。此處參考詩人的藝術特色及詩學淵源，取最合理之
說。 
82 民國《廬山誌》卷三：「天池佛燈，其所由來者舊矣。神其說則文殊化現之光，斥之者或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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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至今依然經得起考驗作結。全詩寫亭上無邊無際的江湖山色，營造了壯闊的
意境以突出王陽明備受詩人尊崇的原因和形象，讀之使人肅然起敬。 
 
另一首有所對應的，是〈十餘年前曾遊廬山，樂其風景，而頗以林木鮮少為憾，
所為詩有「樓臺已重名山價，料得家藏種樹書」之句。今歲復來，蘆林一帶樹木
蒼然，因復為長句以紀之〉： 
 
落日猶銜萬仞山，田家難得飯餘閒。 
稻粱鳥雀紛爭後，果蓏兒童大獲還。 
重疊碧畦丹嶂上，參差紅瓦綠陰間。 
十年樹木非虛願，好為秋光一破顏。 
 
這首詩乍看之下，似是歌詠蘆林農家生活的閑適，事實上卻不是田園詩。田園詩
和山水詩雖然都以回歸自然為宗旨，但田園詩的狹義是指謳吟農村寧靜悠閑生活
的牧歌。83 這首詩所描寫的田園生活，顯然並非全詩重點，因為首、頷、頸三
聯的景物描寫，全為尾聯表達詩人得見廬山自然再生的愉悅，重點依然是山水自
然景色本身。 
 
這兩首詩情感表達上最大的分別，體現於對環境和當地居民的描寫。在自然描寫
上，第一首詩著力呈現春天景象和煙蕪蕭瑟的對比，以突顯廬山樹木稀疏的光
景；而第二首詩則繼承第一首詩的背景，以夕陽映落田野，染紅山巒，餘暉透入
紅瓦樹蔭間，構成一幅閑逸的日落鄉村圖。描寫對象亦由當初諸多推搪不願護林
的當地居民，變成第二首詩中享受鄉村生活，以種植稻粱果蔬為樂的田家人。從
「參差紅瓦綠陰間」，也可見這些人在當地營造樓房時，也有顧慮保護樹林，才
會有「紅瓦綠陰」的景象。84 因此，這首詩表現的閑適之情，除了是以黃昏的
田野山色描寫烘托，也有來自繼承第一首詩的護林心願達成的成功感。由此可
見，汪精衛於詩中表達對廬山自然的熱愛之情，並不止是通過意象、意境營造的
藝術效果，也和其創作的現實背景大有關係。 
 
第三節、以我觀物 
 
汪精衛廬山詩的物我關係，大多以我觀物，作為觀賞者的「我」顯見於詩。如第
                                                                                                                                                        
妄誕，調停其說而折衷科學理論，亦有目之為磷火者。」引自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4。 
83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頁 70－71。 
84 此處的「紅瓦綠陰」信非虛語，而是實指歐式建築風格的紅色屋頂。廬山很早便是避暑勝地，
最初遷入的多為外國權貴商賈，後來不少民國達官貴人或租或買下他們的別墅，如汪精衛秘書曾
仲鳴在廬山的別墅，原屋主為美國人，樓房以亂石砌築，高高拱托主樓，樓頂為方椎紅瓦；又如
宋美齡的廬山別墅，原屬英人，樓房也是以歐式風格建造，紅瓦方頂。參考出處請見附錄：參考
書目－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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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詩的〈王思任遊記稱，嘗於五老峰頭，望海緜萬里。余雖不敢必，亦庶幾遇
之。八月二日晨起倚欄，山下川原平時歷歷在目，至是則滿屯白雲，浩然如海，
深不見底，若浮若沈。日光俄上，輝映萬狀，其受日深者，色通明如琥珀，淺者
暈若芙蕖。少焉，英英飛上，繽紛山谷間，使人神意為奪。古人真不我欺也〉：85 
 
風似生毛日似鱗，俛看人世失緇磷。 
海緜忽作天花散，釀出千巖萬壑春。 
 
詩題點出時、地、人、景，突出他在五老峰頂俯視晨光，雲海漸散而引起心中的
讚歎。詩句表現晨曦初現雲彩奪目的美景，與詩題呼應。同是描寫日出，〈曉登
天池山，將以明日乘飛機發九江〉的「明朝更奮凌雲翼，一覽千巖萬壑秋」，屬
於世俗「我」是非常突出的，壯美景觀帶來的是功利的鼓舞功能，相比之下，上
文所引的詩帶給詩人的震憾，則是比較純粹的美感。全詩並無詩人憑藉景物貫注
的主觀情感，而這首詩所強調的，是詩人賞景之趣。可是由於「觀賞者」的「我」
存在，這個「我」，從「俛看人世失緇磷」可見，是從山頂俯視的角度去陳述所
觀景物之美。所以當前美景雖令人陶醉，卻很難說詩中物我完全相融，距離始終
存在。再看第二組詩的〈山行〉：86 
 
箕踞松根得小休，蟲聲人語兩無尤。 
雲從石鏡山頭起，水向鐵船峰上流。 
初日乍添紅果豔，清霜未減綠陰稠。 
匡廬自是多顏色，要放千林爛漫秋。 
 
這首詩從景物描寫的方法，可以感受到作為「觀賞者」的自我意識。首聯「箕踞
松根得小休」雖然省略了主語，背後其實暗示了「觀賞者」的存在。「觀賞者」
固不必然是詩人自身，但「我」對景物觀賞，沉思深察而得的藝術感卻躍然詩上。
主要原因是，現實的「我」泯滅於自然的運化，意識已全然聚焦於眼前的景物。
87 所以頷、頸二聯的山水描寫，其實是來自「觀賞者」的自覺意識，以書寫觀
賞帶來的美感經驗，因而得出「匡廬自是多顏色」的美評，而尾聯的評價，顯然
也是來自「觀賞者」的。 
 
「觀賞者」的存在之所以不影響讀者的閱讀體驗，是因為「觀賞者」的「我」代
表詩人賞景的自覺，是一種美感經驗的呈現。88 美感經驗既然是一種絕對聚精
會神的心理狀態，只要有恰當的觀照對象，很容易發生，但只要精神略一鬆懈，
也很快便消失，因此很多山水詩往往揭露了詩人觀賞山水時，名理概念與美感經
                                                     
85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4－95。 
86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7。 
87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413。 
88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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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交替消長呈現理性或知性與感性彼此相互輪遞的心路歷程。89 汪精衛的廬
山詩，也有一些物我或即或離的作品，如第一組詩的〈佛手巖飲泉水〉：90 
 
巖葉因風響碧廊，秋花絡石意深長。 
自慚肝肺無由熱，尚為冰泉進一觴。 
 
「巖葉因風響碧廊，秋花絡石意深長」表面上是寫景，但其實第二句開始，詩人
的意識已由「觀賞者」，轉為現實的自身。山水勝景至此成為詩人主觀情感的載
體。第三句語本《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杜
甫的〈鐵堂峽〉「飄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熱」，指的則是詩人飄泊無定、感懷家國
而內心焦慮。91 如果結合汪精衛當時多次出走歐亞的背景，就更能感受詩人孤
身羈旅，憂懷家國的情緒。於是美感經驗戛然中止，轉入詩人自身的憂患意識。
進飲泉水，既有現實解渴的需要，似乎也可緩和詩人的焦慮，但由於美感經驗是
渾然忘我的，因此對大多數的詩人來說，若想以此求得自我解脫，往往只能暫時
忘懷，而非從此得到紓解。所以這種情緒緩和，並非自觀賞山水的美感經驗產生，
而是詩人將自身的情緒暫時寄託於物象聊以抒洩而已。92 
 
由此可見，汪精衛廬山詩的物我關係，多介乎若即若離和或即或離的距離，詩中
的「我」，不論代表詩人自身，抑或是「觀賞者」的意識皆非常突出，但廬山景
色之於「我」卻不止流於情感寄託的功能，或觀賞自然美景的導覽文字，更重要
的，是詩人對廬山的真切熱愛，而這種愛惜之情，不只體現於書寫廬山的美，也
得證於詩人現實中對保護廬山的貢獻。葉嘉瑩認為，汪精衛的詩，是真正以自己
的生命寫作，以自己的生活實踐，而從他的廬山詩，正好看到汪精衛除了政治生
涯以外，對山水自然的態度及實踐。93  
 
汪精衛最後的廬山詩，是寫於 1937 年（民國 26 年）的〈別廬山三年矣，舟至九
江望見口占〉和〈廬山道中〉。兩首詩不論意境和情感，都比過去的詩要含蓄沉
鬱得多，如〈廬山道中〉：94 
 
積翠為前導，何知路阻長。 
松香蒸日氣，草色展煙光。 
嶺盡全湖見，峰凹半剎藏。 
詩成剛擲筆，雲海已茫茫。 
                                                     
89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422。 
90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6－87。 
91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6－87，註 1。 
92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422。 
93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序二，頁 31。 
94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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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積翠為前導，何知路阻長」可見道上草木茂盛，山路艱險遙遠。頷聯以「日
氣」和「煙光」渲染眼前景色朦朧，以鋪墊頸聯「嶺盡全湖見，峰凹半剎藏」的
全景。可是當詩人完成詩作時，雲海又復掩過眼前景物。儘管全詩似無情語，但
從景語可以感受到，茫茫雲海勾起了詩人的憂慮。這種沉鬱的情緒，在〈別廬山
三年矣，舟至九江望見口占〉更加明顯：95 
 
纔接嵐光眼便醒，別來蹤跡似飄萍。 
慚君不帶風塵色，更為行人著意青。 
 
這首詩幾無景語，卻很清楚的表達了汪精衛的近況和對廬山的觀感。自 1932 年
（民國 21 年）重長行政院，內政上和蔣介石依然角力不休，外交上又要應對野
心漸顯的日本，國勢危在旦夕，至 1935 年遇刺一事（民國 24 年），都可見汪精
衛此時所背負的、所面對的困境，已非如早年革命烈士只須一腔熱血即可從容就
義般輕率直接，歷史賦予他更大的責任，自然也不再允許他過功成身退，逍遙自
在的「小休」生活。 
 
王國瓔就山水詩的物我關係，提出三種普遍的典型，包括物我相即相融、物我若
即若離、物我或即或離。96 汪精衛的廬山詩，主要呈現的物我關係，多介乎若
即若離與或即或離之間。所謂若即若離，是因為詩人雖已渾然忘卻社會人生中之
我，但其觀察的意識並未泯滅，因此物我之間雖近，卻非全無距離。97 汪精衛
廬山詩的物我距離感，一方面固然與作品的藝術手法及情感底蘊有關，而「物」
與「我」之所以如此突出，在於他自以為可以藉由山水暫忘政治，但他的政治生
涯從未放過他。所以，「慚君不帶風塵色，更為行人著意青」既是他最後的廬山
詩句，用來總結汪精衛廬山詩，也確實能反映他廬山詩的藝術特色。 
 
最後，曾仲鳴（1896－1939）有一首〈重至廬山寄四兄青島〉詩，能旁證汪精衛
在廬山度過的日子和心情：98 
 
年年攜酒看山處，今日重過草及籬。 
尋徑披雲談笑隔，涉江阻雨夢魂遲。 
蟲聲蟬聲猶相識，竹影松花似舊時。 
一紙書來知漸健，依依星月在天涯。 
 
                                                     
95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74。 
96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401。 
97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 411。 
98 四兄即汪精衛，汪精衛為家中第四子。曾仲鳴：《頡頏樓詩詞稿》，（香港：方君璧，1966），
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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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鳴的詩證明了汪精衛山水詩表現的閑適，確實是詩人真切的感受，也讓讀者
得見汪精衛在廬山度過那些歡娛的時光。比較最後兩首廬山詩表現的鬱結，這些
寄情山水、把酒言歡的閑適日子，對於汪精衛而言，顯然是非常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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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廬山的形象和意蘊分析 
 
廬山，古或稱「敷淺原」，今人稱匡廬，亦有稱牯嶺，自古即為名山。晉人陶潛
（365－427）歸隱於此，與周續之（377－423）、劉遺民（334－416）號為「潯
陽三隱」。99 而自慧遠始，不少佛、道中人上山修道，寺院道觀林立。廬山也是
文人墨客嚮往所在，歷來留下了不少作品。從意境、情感、物我關係而言，汪精
衛的廬山詩基於創作時期的不同而有所分別，但廬山的形、勢、景，在詩人心中
的印象，卻始終一而貫之。 
 
第一節、形象 
 
汪精衛的廬山詩往往寫出廬山的「高深」。《廬山志》載： 
 
廬山突起於鄱陽湖入江之處，瀕湖西北峰，巍然獨立，自東北而西南，連亘五十
餘里，寬可二十里。……其東南與西北兩面，山勢甚峻，懸崖千尺，在在可睹，
其最著者如五老峰。石門澗山之東北及西南兩漸形低落。其突兀之狀，遠不及西
北與東南兩面，然廬山之境界則顯然可見。……山分南北兩段，以仰天坪為界
線。……大漢陽峰為南段中最高之點，東瞰鄱陽，西矚贛北。100  
 
汪精衛的廬山詩，除去 10 首沒有明確地段的作品，曾經提及且作為主要的描寫
對象，有五老峰、天池山、大漢陽峰、佛手巖、含鄱嶺、蓮花谷、屋脊嶺、石鏡
山、鐵船峰、蘆林等。按《廬山志》細分山川勝蹟的南、北兩大路線，鐵船峰、
蓮花谷、佛手巖、天池山、蘆林位於山的北面；屋脊嶺、五老峰、大漢陽峰、石
鏡峰、含鄱嶺在山的南邊。101 由此可見，汪精衛歷年到訪，幾乎走遍廬山兩邊
的主要景點，在他的廬山詩，廬山大多呈現巍峨聳立，絕嶺峭璧的形象，現歸納
他的詩中較顯要的山景： 
 
五老峰：二首 
〈五老峰常為雲氣蒙蔽，往游之日，風日開朗，豁然在目〉、 
〈王思任遊記稱，嘗於五老峰頭，望海緜萬里。余雖不敢必，亦庶幾遇之。八月
二日晨起倚欄，山下川原平時歷歷在目，至是則滿屯白雲，浩然如海，深不見底，
若浮若沈。日光俄上，輝映萬狀，其受日深者，色通明如琥珀，淺者暈若芙蕖。
少焉，英英飛上，繽紛山谷間，使人神意為奪。古人真不我欺也〉、 
 
                                                     
99 吳宗慈：《廬山志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543。 
100 吳宗慈：《廬山志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4。 
101 以上分類參考吳宗慈：《廬山志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目錄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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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池山：四首 
〈登天池山尋王陽明先生刻石詩，於叢薄中得之〉、 
〈自神龍宮還天池峰頂宿〉、 
〈曉登天池山，將以明日乘飛機發九江〉、 
〈天池山上有王陽明先生詩一首，鑱巨石上，昔年曾作詩紀之。今歲為作亭以蔽
風雨，落成題壁〉 
 
大漢陽峰：二首 
〈大漢陽峰上植松甚多，古茂可愛，詩以紀之〉、 
〈大漢陽峰為廬山第一主峰，登絕頂作長句〉 
 
從詩人的觀山角度說來，他的美學焦點集中在山頂景色。《廬山志》形容廬山：「頗
含壯年之象。至山之東面及西北面，皆如削壁，奔流澎湃，終歲不息，幽谷凜然，
垂百餘丈，蓋亦有少年之象存焉。」102 而汪精衛詩作最常描寫的三處地方，按
《廬山志》記載，皆是山石奇兀聳峭，懸崖絕壁之巔，如大漢陽峰，是廬山的最
高峰。漢陽峰在廬山絕頂，望數百里，極目江漢，故名。103 其巔平曠無喬木，
下視濛濛，窈不見底，雖六月亦寒慄。104 兩首關於大漢陽峰的詩作，亦主要從
峻嶺俯瞰，描繪此峰的雄奇高大，如〈大漢陽峰上植松甚多，古茂可愛，詩以紀
之〉：105 
 
猱升漸上最高峰，喘汗纔收語笑同。 
河漢倒懸行杖底，江湖齊落酒杯中。 
泉兼風雨飛騰壯，山納煙雲變化重。 
回首不嫌歸路永，萬松如鶴正浮空。 
 
儘管此詩是以峰上松樹為主角，但從頸聯「泉兼風雨飛騰壯，山納煙雲變化重」，
可見大漢陽峰飛泉絕壁，高聳入雲的雄姿躍現詩上，再看〈大漢陽峰為廬山第一
主峰，登絕頂作長句〉：106 
 
萬嶺如僂拱四方，俛看五老亦兒行。 
波光窈杳分湖口，樹色蒼茫接漢陽。 
天上風雲致明晦，人間心力變滄桑。 
陸沉正有為魚歎，敢向崖前謁禹王。 
 
                                                     
102 吳宗慈：《廬山志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4。 
103 《江西方輿紀要》，引自吳宗慈：《廬山志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347。 
104 《桑紀》，引自吳宗慈：《廬山志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347。 
105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2。 
106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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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則自山頂俯瞰，從首、頷二聯可見，大漢陽峰儼然君臨天下般，受廬山諸
嶺擁立，嶺下樹色蒼茫，四目山水分明。這兩首詩的情感固然不同，但對大漢陽
峰傲然矗立的形象書寫是一致的。 
 
而五老峰，據潘耒《遊記》：「南面甚秀，北面無奇，而峰巔甚高，與漢陽相埒，
五峰並列，如筆格一一。登其頂，適當晴明，俯視下方，城郭川原，如觀掌果。
澄湖與遙山相錯如綉，風帆往來，如豆如鳧，可指而數。俄而天風乍起，白雲滃
然四合，身埋雲中無所見。」107 而汪精衛兩首描寫五老峰的作品，也著墨於峰
頂的雲海，如〈五老峰常為雲氣蒙蔽，往游之日，風日開朗，豁然在目〉的「席
捲煙雲萬壑醒，長樹偃蓋盡亭亭」108，〈王思任遊記稱，嘗於五老峰頭，望海緜
萬里。余雖不敢必，亦庶幾遇之。八月二日晨起倚欄，山下川原平時歷歷在目，
至是則滿屯白雲，浩然如海，深不見底，若浮若沈。日光俄上，輝映萬狀，其受
日深者，色通明如琥珀，淺者暈若芙蕖。少焉，英英飛上，繽紛山谷間，使人神
意為奪。古人真不我欺也〉的「海緜忽作天花散，釀出千巖萬壑春」109。一方面
描寫了峰頂雲海的變幻無測，另一方面也側寫五老諸峰聳峙入雲的氣派。 
 
《桑紀》記天池山，「東瞻佛手岩，西望白雲峰。其陽為九奇峰，其陰為石門澗。
二水縈回，四山豁朗。所謂天池山者，香爐峰迤西皆是，乃今則獨謂天池寺北雲。」
110 剔去其中一首主要寫王陽明詩刻石的詩，其餘三首皆有從山頂俯視，山水分
明的廣闊景象。如〈天池山上有王陽明先生詩一首，鑱巨石上，昔年曾作詩紀之。
今歲為作亭以蔽風雨，落成題壁〉的「江湖赭碧分雙鏡，吳楚青蒼共一屏」111、
〈曉登天池山，將以明日乘飛機發九江〉的「山連鐵騎奔如放，水亘銀河凝不
流」 112、〈自神龍宮還天池峰頂宿〉的「抵死潛虯不起淵，松根抉石出飛泉」113，
以遠目的江湖山河、或近在眼前的深淵飛泉，突顯天池山的高深壯闊。 
 
除了大漢陽峰、五老峰、天池山，含鄱嶺、蓮花谷、屋脊嶺也是廬山峻嶺之一，
由此可見，汪精衛廬山詩的題材，多以山嶺巔峰為主，呈現廬山高聳雄奇的形象。 
 
第二節、意蘊 
 
《論語．雍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107 潘耒《遊記》，引自吳宗慈：《廬山志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245。 
108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2。 
109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4－95。 
110 《桑紀》，引自吳宗慈：《廬山志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99－200。 
111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4。 
112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1。 
113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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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仁者愛山，愛的是山的寧靜。114 汪精衛的廬山詩藉由渺目高峰絕嶺表現廬
山聳立雲霄的高大外形，內在往往是深不可測，和他內心意境互為映照的意蘊。
如〈屋脊嶺為廬山最高處，余行其上，但見羣峰雜遝，來伏足下。倚松寂坐，俛
視峰色明滅無定，蓋雲過其上所致也〉：115 
 
楚尾吳頭入望微，近天草樹靜秋暉。 
羣峰明滅渾無定，為有孤雲頭上飛。 
 
此詩的空間構築與上文所引諸例幾無二致，而詩中藉由屋脊嶺孤雲飛過，羣峰明
滅，繪出高嶺無人，淡泊寧靜的畫面，表達詩人倚松寂坐的閑適。再看〈乘飛機
至九江，望見廬山，口占一絕句。蓋別來八九年矣〉：116 
 
萬峰攢聚水縈迴，晴日穿雲紫翠開。 
五老舉頭齊一笑，故人天外忽飛來。 
 
這首詩是從半空望見廬山，是故只從群峰屹立、山水縈迴概括了廬山的全景，但
詩人對廬山期待之情，卻從「五老舉頭齊一笑，故人天外忽飛來」的想像顯現無
遺。由此可見，汪精衛廬山詩的形象，是反映詩人對廬山閑適生活的嚮往，從山
中尋找世俗的平靜，而這種平靜可以從詩人的廬山詩中體會得到。 
 
最後，試以第二組廬山雜詩的〈別廬山〉作結：117 
 
年年歌廬山，廬山定厭聞。 
今當欲去時，語吐還復吞。 
上山遲延下山快，廬山不舍逐吾背。 
失聲一歎據石坐，今日廬山太多態。 
回頭語廬山，毋為兒女顏。 
君不見潯陽江頭人造鳥，已張兩翼遲我雲水間。 
建業與九江，一日可往還。 
會當袖取鍾山一片石，投之三疊泉中鳴珊珊。 
上山時日始暾，下山時日已曛。 
千峰萬峰間，一一白雲屯。 
無問為晴為雨為朝昏。 
君為廬山峰，我為廬山雲。 
因風以時來，無合亦無分。 
                                                     
114 （清）梁章鉅注：《論語旁證》卷六，（臺北：廣文書局，1978），頁 20。 
115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94。 
116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0。 
117 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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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手自茲去，山中茅屋雞犬之聲隱約猶可聞。 
我見廬山夏，不見廬山秋。 
廬山秋色時，頗復念我不？ 
諸兒競攝影，縮取山光置案頭。 
我則獨行吟，搜索枯腸入小休。 
 
從汪精衛廬山詩的兩段創作背景，可見詩人的一生，和政治始終密不可分，但他
的山水詩創作，卻讓讀者得見在政治漩渦以外，詩人賞山樂水閑適的一面。儘管
他的廬山詩，的確載有對現實政局變化的憂慮，有些詩句景語的背後可能實有所
指，但這並不影響詩人對自然山水的真切愛護之情。詩人的情意，單就詩歌揣測，
或者無以辯証，但至少在這首〈別廬山〉，詩人回顧山中的歡娛笑語，目下風雲
會合，晴雨朝昏變幻，奇山峻嶺，飛泉絕壁，呈現山水景色的「真」，與別離廬
山懷念之情的「真」，也似乎並無二致。 
 
李志毓認為，汪精衛是一個悲劇的政治人物，而他的悲劇性，部份源於一個軍事
化時代文人的處境，部份源於他自身的弱點──一生以文人、書生自詡，性情浪
漫、富於理想，對生活常抱「詩」與「美」的想像。118 這種論調，與南唐李後
主似乎有暗合處。假如汪精衛一生從未涉及政治，最後會否以學者、詩人身份得
存名聲終老？歷史固然沒有如果，而汪精衛留下的廬山詩，卻讓後人窺見汪精衛
人生的另一個可能，一個不受政治拘束，復返自然性情的詩人汪精衛。 
 
 
 
 
 
 
 
 
 
 
 
 
                                                     
118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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